读书·读人·读书人
他出生在苏北平原的一个乡村，家中祖辈以农耕为业，乡村既偏且僻，少时无书可读。记得当时能见到的书，除去小学课本外，只有那时特有的小人书了。他与书的结缘，大概就是从那些连环画开始的吧。
每年仲春季节，农忙之前，我们那儿都有庙会。当然，由于文革的缘故，当时到处在破四旧和扫除封建迷信，无庙可逛，只是物资交流会而已。人们在集市上买农具，准备夏季大忙。当时的他，七八岁光景，父亲常带他去赶庙会。父亲还会给他三两毛钱，让他买些时鲜的瓜果解馋。而他却总是把钱都送给街市一角摆书摊的老爷爷了。坐在小马扎上（人要是多连小马扎都没有，只好半蹲在地上），一本一本地看那些两分钱一本的连环画，忘记时间，忘记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流和喧嚣的街市声。只到集散人稀，老爷爷催着收摊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家，虽然饥肠漉漉，心中却有万般的满足。
读初中时，他同桌的父亲在乡邮局工作，同学经常把乡人订的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十月》等文学期刊带到学校来，他总是央他借我一阅。常在晚饭后，坐在如豆的油灯下，读那些遥远的时候遥远的地方发生的故事，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哭，而笑。也由于时间紧，养成他快速读书的习惯。只是当时借他书的那位故友，现在还在千里之外的家乡，不知过得还好？还记得当年那个为书伤情的小男孩？
初中毕业后，考到离家较远的一个镇上读高中。由于家境贫寒，还是没钱买书。还好学校有一间图书室，藏书虽不丰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借书却容易多了。那三年里，学校图书室的书都被他看完了，后来实在无书可读，连〈〈毛泽东选集〉〉和马恩列斯的著作也借来瞎啃一番。
终于考上大学了，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真是浩如烟海，他就象鱼入江河，可以猛填他那空空如也的大脑了。大学期间，他最留恋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，读的书博且杂，书读不少，人却瘦得不成样子。大学毕业后回到乡间一所学校教书，课余时间都用来读书，但是乡间能读的书不多，他总是把他不多的薪金用来买书，连送女友的礼物也是书，他知道那些书，她还会带过来的。婚后十年，没有积蓄，书倒是买了一摞又一摞。
乡间工作十多年，向往有书可读的日子，留恋不问尘事的大学生活，于是又考上研究生，负笈南下，在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一泡就是三年。他喜欢图书馆古籍部那个幽静的阅览室，很多时候只有他一人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读线装的善本、珍本甚至于是孤本。闻着淡淡的书墨香，摩娑着那些发黄的书页，与逝去已久的古人默默对话，那段日子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生活。
他常想，只要有书可读，何必非要红袖添香？他爱书痴书，书也给他极大的回报，让他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，成为一个阅书无数阅人也无数的人，明事通理，他愿足矣。
